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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爸爸要救你
汪浙成

! ! !"#准备拍卖珍藏的获奖小说!土壤"手稿

从办公室出来，我忽然感到心力交瘁。这
次治疗，有个前提，得先解决钱。没有钱，就没
有药，就谈不到任何医疗手段。可筹措一百万
医药费，这样大的款项，甭说自己从未拥有过，
这辈子连见都未曾见过，叫我上哪儿筹措去？！
我躺在床上，望着黑暗，深深意识到自己

的贫穷和可怜，而且对金钱也有了刻骨铭心
的再认识。没有钱，连自己唯一女儿的生命都
无法拯救，就像我现在，工作了半个世纪，几
乎没一天偷过懒，却依然家贫人穷，除了房
子，想得起来的值钱东西一件也没有，既无金
银细软，也没有古玩字画，仅有的存款这次转
院来京前已经取用，住房由于这次借债，可以
说一半已不属于我们，剩下的就是一点书了
……想到这里，我脑海里突然跳出我和温小
钰合作的中篇小说《土壤》及其手稿。该书是
我们的成名作，全国首届优秀获奖中篇，也是
我和小钰最心爱的作品之一。中国现代文学
馆为搜集获奖作品手稿，曾派工作人员两次
来家动员，我没舍得捐献。心想，我们另一部
获奖中篇小说《苦夏》的手稿，已无偿捐献给
了我们家乡浙江图书馆，自己手边总得留下
一点作为纪念。现在为了拯救女儿，还有什么
不能舍弃？倘若有哪位爱好文学或者对文学
感兴趣的收藏朋友要下它，也许能换回点钱，
解决我目前的燃眉之急。对此，我想，九泉下
汪泉的妈妈也会同意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来操作这件事，该去
和谁联系？上哪里去登记拍卖？请什么人来进
行评估等等，所有这一切，我都一窍不通。我想
起了黄亚洲！我立刻从床上起来，拨通了亚洲的
电话。他听完我的诉求，只说了一句：“救命第
一！”并劝我不要过于着急，专心照顾好汪泉。至
于拍卖手稿的具体事项，他要与媒体朋友商量
后再告诉我。话不多，但对落难朋友义无反顾的
那份赤诚和真情，我分明已感受到了。
辗转不安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也就是元

旦后第三天，《浙江日报》记者刘慧女士从杭

州打来电话，称从黄亚洲处获
知，我为筹措抢救病危女儿的医
药费，准备拍卖珍藏的获奖小说
《土壤》手稿，想就此事对我进行
电话采访。傍晚时分，一向冷清
的临时住所，铃声响个不停，电

话一个接着一个。最先打来电话的，是原浙江
出版集团副总裁杨仁山先生，说他在深圳回
家刚打开电脑，看到“浙江在线”上拍卖《土
壤》手稿的消息，十分震惊，想不到我女儿身
患重病。接着询问了汪泉目前治疗的一些情
况。紧接着，是我的堂姐汪伟真周戟王夫妇从
嘉兴打来电话，说是从《钱江晚报》上读到有
关《土壤》手稿拍卖和汪泉得病的消息，很是
震惊。他们此前对此一无所知，十分惦记和关
心侄女的病情。
这天晚上，先后打来电话的还有西泠印

社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陆镜清先生和董事胡
西林先生，他们与我素昧平生，出于关怀和爱
心，得悉我为救助女儿筹措医药费，愿意为拍
卖一事出力，并询问了有关《土壤》手稿的一
些具体情况，表示要与媒体合作，联系一些有
实力的买家，为我排忧解难，尽快组织一场慈
善义卖，促成此事。还有，事后我看到《钱江晚
报》上有报道，这天正在海南出差的中国作协
副主席陈建功得悉后向记者表示：“汪浙成在
文学界地位很高，我会立刻反映到中国作协，
讨论这事，考虑向汪浙成伸出援手。”这一晚
上，住处里的电话铃声，从傍晚一直响到深
夜。每个电话，都是一分暖人的爱心，一双火
热的援手，给我们送来了一分冬天里的温暖！
第二天从午后到深夜，我记不清自己在

电话里说了多少遍“谢谢”，记不清多少回说
着说着，喉头哽咽，鼻子发酸，脸上流淌着感
激的泪，无助的我不再孤单；绝望的心，重新
燃烧起熊熊的希望烈焰！

此后数日，救助的消息像发酵一样，通过
网络，通过报纸，通过荧屏，从杭州扩展到上
海、北京、宁波和我家乡奉化市。除了省里报
纸、浙江在线和电视台、电台，上海、北京、香港
等地报纸，都相继刊发了有关报道和消息；新
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网站和新华网、人民网
等全国性主要新闻网站及东方网、南方网、北
方网等区域主流网站，也都转载了本次报道
（事后亲戚从网上下载寄来我才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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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波亚学着安叔在长途汽车站装睡的样
子，发出轻轻的鼾声。其实，他的心依旧“扑通
扑通”地跳得厉害，他真生怕这重重的心跳声
让安叔听见呢。
安叔回到自己的床上。他翻来覆去地睡

不着，一阵阵地叹气。波亚想，安叔在电话里
说，如果说通了就坐五点半的早班车回家，那
如果没有说通呢，会不会就不去星
星湾了？还有，安叔究竟要说通什
么呢？波亚想，明天早上四点半，他
要跟安叔一起起来。可早上四点
半，天还没有亮呢，他起得来吗？波
亚想着想着，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波亚不知道安叔一个晚上都
没有合眼。当波亚睁开眼睛时，天
已大亮，他看看手表，已经过了六
点钟，而安叔的床上又是空空如
也。波亚在房间里不见安叔的人
影，急忙冲出房门下楼去。但是，在
前台他并未见到安叔，倒是前台的
服务员跟他说：“你在找你爸爸吗？
他好像上街去了。”
爸爸？波亚差点没有笑出声来。不过，波

亚实在笑不出来。现在早已过了五点半钟，第
一班发往星星湾的班车已经开出。他不知道
此时此刻安叔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
带自己前去星星湾。波亚想找到安叔。
波亚走出小旅馆。他在街上转了没有多

时，就看到了坐在街心花园里的安叔。说实
话，他第一眼并没有看到安叔的脸，他只是看
到了安叔的光头。安叔的光头在早晨的阳光
下很是鲜亮。
街心花园是波亚喜欢去的地方，他常常去

那里写生，或者观察植物，或者观察周围来来
往往的行人和各种车子。现在，安叔坐在街心
花园里，两手捂着脸，这让波亚想到了罗丹那
尊著名的雕塑《思想者》，看来安叔正在思想，
而扣子说过，正在思想的人都有点痛苦的。
波亚还没走到安叔跟前，就急切地喊了

起来：“安叔！安叔！”安叔听到波亚的喊声，连
忙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然后，站起身来。“你怎
么找到这里来了？”安叔问波亚。波亚没有回
答，而是反问道：“安叔，你还带我去星星湾
吗？”安叔一听，立刻发起火来：“谁说不带你

去的？”“可是，现在都已那么晚了……”波亚
嗫嚅着说。“你着什么急啊！”安叔依然火气很
大。“你说过早早地带我去，然后把我送回家
的。我想，今天晚上在星星湾看星星，明天一
早就赶回去。”波亚告诉安叔自己的计划。
“我现在什么都不知道！我脑子里乱乱

的，你别来烦我！”安叔掉转头去，不理波亚。
波亚心里一阵阵地发凉，他想，安叔跟他
是拉过勾的，怎么可以说话不算数呢？
说话不算数的人怎么会是好人呢，说
不定是个骗子呢！波亚不敢想下去了。
这时，安叔回过头来，他看到了波

亚眼里不安的神色。“你在想什么呢？”
安叔看着波亚问。“我们是拉过勾的。”
波亚回答。“是啊，我们是拉过勾的，怎
么了？”安叔心不在焉地问。“那你说话
要—算—数！”波亚一字一顿地说。“我
怎么不算数了……”安叔有点强词夺
理，不过，他的声音小了下去。可波亚
不管不顾地继续说道：“你如果说话算
数，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坐上了去星星
湾的早班车了吗？”
安叔听了，又有点生气，说：“我跟

你说过，我是恨不得早点去的，但我现在有困
难，发生了一些事情，只能往后推。要是你等
不及，那你就自己先去；要是愿意等我，那我
争取早点出发。我说话也是算数的，我希望我
们一起去！”
波亚看着安叔问道：“你能告诉我，究竟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安叔顿时显得焦躁起
来：“我现在还不想说！”波亚翕了翕嘴唇，心
里说：“不说出来，憋在肚子里，不拉肚子也会
拉肚子的！”安叔说：“你嘴巴里鼓捣什么啊？
是不相信我？告诉你，我巴不得马上飞过去
呢！”波亚走到安叔身边，一脸严肃地说：“安
叔，你不要骗我了，你肯定有什么事情瞒着
我。”安叔看了看波亚，没有说话。波亚继续
说：“你看，你没有话好说了吧！”安叔把眼睛
看向远处，轻轻地摇了摇头。波亚说：“安叔，
你不相信吧，其实，不单单是大人有火眼金
睛，小孩子也是有火眼金睛的。我昨天晚上，
看到你出门去了。”

安叔睁大了眼睛：“你看到我出门去了？
不可能，你睡得死死的，还说梦话呢。”波亚也
睁大了眼睛：“我说梦话了？我说什么了？”


